
年轻时的

王道乾先生

再一次到王先生家看望他是在1990年代初，这次聊天谈到他的翻译。 我

问他一天可以翻译多少字，他说“五百，我要求自己坚持每天五百字”。我

听了有些惊诧，这么著名的翻译家，对法语那么精通，而且王先生并不热

衷社会交际，怎么每天只翻译五百字，也就是写满当时文学所可以领用

的一张大稿纸啊。

我 和王道乾先生是在上海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认识

的。 1979年4月我进入刚刚恢复

的上海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还

在筹备之中， 几个月后姜彬所

长、王道乾副所长上任，文学所

正式成立。这时，“文革”刚结束

不久，“先生”、“女士 ”、“小姐 ”

等称呼还没流行。 文学所里对

年长的同志， 都习惯在姓氏前

加“老”称呼 ，对王道乾先生大

家都称呼 “老王 ”，对姜彬所长

也称呼 “老姜 ”，人前人后莫不

如此，他们都不以为忤。直到现

在， 文学所一些老同事谈到他

们，仍称“老姜”、“老王”。 我在

这里称王道乾先生， 是顺应现

在的习惯。

第一次见到王先生， 就被

他的外貌所吸引：五十多岁，中

等身材，身板硬朗 ，方正脸型 ，

茂密且根根直立的头发剪成像

鲁迅那样的样式，浓眉大眼，戴

一副金属框架的眼镜， 鼻子比

一般人高些，下巴微微凸前，乍

看面相很像古希腊哲人。 我心

里暗想， 难怪他是法国文学专

家，说他就是法国人，也有几分

相像啊。王先生衣着朴素得体，

常年穿中山装， 偶尔也穿中式

上装，待人总是彬彬有礼，平时

话不多，说起话来语气平和，不

慌不忙， 而文静中又带几分严

肃。 他不是那种乍接触就让人

想亲近的人， 但同王先生交往

久了， 会渐渐感觉到他待人的

真诚、善良和热情。

文学所成立初期， 社科院

分配的办公室只有三间： 三楼

一小间是所长办公室， 一楼有

一大间，一百多平方米，供办公

室、资料室、外国文学研究室和

古代文学研究室使用； 三楼屋

顶平台上的简易房一间， 将近

五六十平方米。由理论研究室、

现代文学研究室、 当代文学研

究室合用。 由于王先生兼任外

国文学研究室主任， 所以他在

一楼大房间的外国文学研究

室区也安置了一张办公桌 ，待

在这里的时间比在所长办公室

要多。

那时， 社科院特别强调学

术研究队伍的 “老中青三结

合”，也强调老年学者对中青年

学术后辈的 “传帮带 ”，而青年

科研人员也大多虚心向中老年

学者请教。 我向王先生求教可

以说是随时随地， 走廊里遇到

可以，院门口见到可以，然而最

多的是在一楼他的办公桌旁 。

文学所的科研人员每周二 、五

两天必须到所， 或研究室活动

或全所集会。遇到这两天，午饭

后科研人员陆续离去， 我就到

一楼的外国文学室向王先生求

教。王先生从不厌烦，即使我的

问题太幼稚肤浅， 他也是有问

必答，有求必应，并且针对我的

欠缺指导弥补。这样的求、教慢

慢多起来， 我们的关系也由生

疏变得比较熟悉， 这当然承蒙

王先生不弃。王先生吸烟，那段

时间好像经常吸烟斗。讨教时，

我隔着办公桌坐在他的对面 ，

他边吸烟斗边说话， 用左手的

拇指、食指和中指夹握住烟斗，

将烟斗的吸嘴部轻轻放进嘴唇

的左角，慢慢吸上一口，烟斗里

的烟丝随之闪亮微微的红光 ，

蜜糖般的甜香飘溢四散， 他缓

缓吐出淡淡的青白色烟雾 ，在

两人间形成一层轻薄的烟帘 ，

透过它我看到慈祥的面容和深

邃的目光， 听到轻柔徐缓又清

晰中肯的言谈。

我们谈过学术研究的兴

趣， 王先生说， 治学离不开兴

趣，但不能当成游戏，要有敬畏

心、责任感。我们也谈过研究的

视野 、角度等问题 ，王先生说 ，

学术研究也没什么神秘的或者

规定的视野、角度，就好像切蛋

糕，你怎么切都行，但你要讲清

为什么这样切、 这样切你发现

什么、有什么好处等等。有一次

我说起所里一位中年学者的词

汇量特别多，文章写得华丽，要

向他学习， 王先生说质朴也是

风格，他喜欢质朴的文字。王先

生督促我学习逻辑， 说掌握逻

辑思维方法， 是研究学术的基

本要素之一；还说，在西方中学

就有逻辑课程， 而中国要到大

学才讲授逻辑，这是不应该的。

我问他中国哪位学者讲逻辑最

好，我从哪本逻辑著作读起。王

先生说， 金岳霖研究逻辑是好

的， 建议我先读苏联学者罗森

塔尔的《形式逻辑》。 在这次谈

话之后一星期再见到王先生

时，我说没找到这部书，王先生

听后没说什么。几天后，王先生

找到我，递给我罗森塔尔的《形

式逻辑》， 说，“这是我自己的，

你看时要当心， 看完还给我”。

我当天就开始阅读此书， 越读

越有兴趣，读了一遍又读一遍，

然后还给王先生， 还说了一些

自己的阅读喜悦。在这本书里，

有不少王先生的眉批， 成为我

学习逻辑的指引或参考。后来，

我又结合阅读《资本论》读了罗

森塔尔的 《马克思 〈资本论 〉中

的辩证法问题》等。王先生的这

些教导让我受益终身。

王 先生在所里分管青年科

研人员培养工作， 非仅

对我， 对文学所愿意向他求教

的其他青年科研人员， 他都不

吝赐教。 古典文学室有位青年

科研人员， 经常在中午找王先

生 “讨教 ”，王先生常常因此不

能按时进餐，却从不拒绝，待这

位同志 “讨教 ”结束再去食堂 。

一位青年科研人员初进文学

所，王先生写信给她，提醒她尽

快适应生活环境、 工作方式的

变化，明确新的“社会责任已经

落在肩上 ”，希望她 “首先集中

地抓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 ，不

是做到略知一二， 而是从体系

上力争掌握起来”，还叮嘱她要

有目的、有计划、带分析地广泛

阅读中外文论和作品， 希望她

写读书笔记， 重视学习和研究

方法 ，不仅 “要善于发现问题 ，

敏锐地抓住 ”，还要 “强制自己

的思维活动按照严格的逻辑去

进行。 必须养成良好的健全的

思维习惯”等等。当年参与文学

所办公会议的一位同志告诉

我， 王先生对所里每位青年科

研人员的工作规划逐一审阅 ，

然后分别谈话，给以指导。我也

听王先生说过， 文学所每位青

年科研人员上报的学术成果 ，

他都找来看过。

王先生十分重视学识与学

风建设。 在文学所学术会议上

或同我的交谈中， 强调做学问

要有深厚扎实的基础， 要耐得

住寂寞，甘于坐冷板凳，不要急

于求成； 他说学术研究不能赶

时髦， 不要曲意迎合， 随波逐

流；他说考据是必要的，是为了

了解真实情况， 但不能为考据

而考据，不能满足于考据，考据

要有史的观念， 要为历史研究

服务。 他劝诫科研人员不要热

衷在报刊发表 “豆腐干 ”文章 ，

研究要有长期规划， 选择有意

义有价值的课题， 有阶段性目

标； 要敢于发表自己认为正确

的观点， 又要有能够听取不同

见解的襟怀气量，等等等等。那

时，继恢复稿酬制度之后，全民

经商的 “下海” 大潮正波涛涌

动，这些治学的老生常谈，对于

文学所优良学风的建立和青年

科研人员的健康成长， 都是矫

枉扶正的金玉良言。

在我心目中， 王先生是学

者，是老师，也是父辈。因此，我

们的交谈也并非总限于学术工

作。 我也向王先生 “诉过苦”。

1980年代初期， 社科院恢复评

定职称， 规定同学历挂钩，“文

革”期间的 “工农兵大学生 ”一

律视为大专学历， 实习研究员

任职五年方得申请晋升助理研

究员；如果是“大专”学历的，不

仅每年完成的工作量必须是大

学本科以上学历人员的一倍 ，

而且五年间必须年年如此。 我

是“文革 ”末期上海高校 “试点

研究生班”毕业的，同样被定为

大专学历。 我在院内第一批定

为实习研究员， 每年的工作量

达到甚至超过规定的一倍以

上， 但以后申请晋升职称一样

有学历问题的困扰。于是，我想

暂停研究工作， 报考高校研究

生。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王先生。

他对我说： 这样的规定的确不

够公平， 但不公平的事哪里都

有，哪里都一样 ；做学问 ，归根

结底还是看实际能力和成果 ；

你的那篇讲“孤岛”时期上海电

影情况的文章， 就有硕士论文

的水平； 与其花几年时间拿个

硕士学位， 不如用这些时间好

好研究课题， 写几篇有价值的

学术论文。 他还说：“文学所是

我最后的工作单位， 没几年我

就要退休了， 你就在这里陪陪

我吧。 ” 就是王先生的这一席

话， 让我打消了报考高校研究

生的念头，在随后几年里，专心

进行创造社研究和“孤岛文学”

研究。 然而， 为了解决学历问

题，在王先生去世之后，我还是

不得不通过在职学习， 取得硕

士研究生学位。

我和王先生经常中午一起

在社科院食堂吃饭。那时，社科

院食堂的午餐通常有六七种荤

菜与素菜 ，主食有米饭 、面条 、

馒头、 包子等， 在当时还算丰

盛。 王先生的午餐有他的 “标

配”———四个肉包和一碗菜汤，

总共贰角钱。如果没买到肉包，

就吃面条或馒头。 我问他是不

是喜欢面食，他说是，也因为肉

包进食方便，节省时间。如果午

间有事或与他人谈话不能按时

进餐， 他会递给我食堂的代价

券 ，让我帮他先买好 “标配 ”在

食堂等他。 有时“标配”已经凉

了他才赶来， 也毫不讲究地慢

慢进餐 。 吃饭时 ，往往都不多

陈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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